
从烟雨朦胧到海上传奇 ， 从
一隅之地到江南中心 ， “一川烟
雨 ” 的江南文化 ， 是上海的重要
文脉之一 。

小桥流水， 勾勒着独特的江南
韵味 。 上海现存古桥约 610 余处 ，

不过， 在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影响
下， 部分明清时期古桥遭到不同程
度的损坏、 拆除， 不少已逐渐淡出
大众视野。

因为建筑 ， 历史得以长久铭
记 。 为了守护历史建筑及文脉 ，

在沪上 ， 有一批高校师生默默扎
进古桥保护这个 “冷门 ” 领域 。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曹永康便是其
中之一 。

从事建筑遗产保护工作 20 余
年， 曹永康带领团队迄今先后调查
了 300 多处上海古桥 ， 修缮了其
中 60 多座 ， 完成并出版了专著
《上海古桥保护研究》。

“在留存历史珍宝的同时， 惠
及当地百姓， 这不仅是广大古建工
作者的使命， 更是修复历史建筑的
意义所在 。” 近期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 曹永康表示， 修缮历史建
筑， 保护的不仅是上海独一无二的
城市印记， 更存蓄着上海的精神内
核和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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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成长并兴盛于风
光旖旎、 文化深厚的江南
地域， 上海古桥可谓处处
浸染江南特有的地域元素
和文化因子。

上海古桥之美， 在于
造型。 古诗云 “鹤舞千年
树 ，虹飞百尺桥 ”，描写的
就是如彩虹般优美的拱桥
造型。桥梁本身的比例、尺
度以及设计时对虚实和光
影的运用， 体现了造桥者
的审美追求。 上海的石拱
古桥，不论是单孔（跨）、三
孔（跨 ）还是五孔 （跨 ），桥
孔高与桥跨径的比值接近
0.618:1，近乎黄金分割
比的空间设计产生了特殊
的力学之美， 因此人们将
其誉为“长虹卧波”。

古人在修建桥梁时 ，

除了重视桥梁的造型美 ，

还充分考虑了桥梁所处的
环境， 设计出与环境相协
调的桥梁。 从现存古桥来
看 ， 上海古桥与周边水
文、 地理、 人文环境完美
融合， 充分体现了江南地
区水、 桥、 人的共生交融
关系 。 “小桥流水人家 ”

已是江南水乡的重要文化
符号之一。

桥梁也是园林山水的
重要组成部分。桥伴水生，

同时也具有交通功能 ，二
者在空间里具有强烈的起
承转合作用， 因此成为讲
究空间层次变化的传统园林内必不可
少的要素。 园林以水扩景，依路换景，

桥在其中是让人跳出固有视角欣赏水
景、凭桥观园的媒介，与园林环境相得
益彰。

还有很多古桥被选为地方风景名
胜。 例如， 位于金泽镇的迎祥桥就是
“金泽古八景”之一，因其造型似长虹
横卧于烟波江上，有“月印川流，水天
一色”之美，成为“迎祥夜月”绝景。

兼具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古桥
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
想。 上海古桥不仅讲究建筑艺术以及
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景观设计， 还融合
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心理、 装饰艺术以
及民间艺术的个性与文化内涵， 构成
了独特的古桥景观风貌。

上海地区的很多古桥， 周边往往
有一座庙宇相伴。 比如位于青浦朱家
角的泰安桥就坐落于著名的古刹圆津
禅院前。 该桥建成已有 400 多年，至
今仍基本保持原貌，更显珍贵。在青石
栏板上以浮雕装饰着千变万化的连锦
云纹，被称为“飞云石”。 再比如，位于
嘉定区安亭镇的望仙桥初建于明代，

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建。该桥券板
上有数处荷叶莲花座石刻， 望柱也采
用覆莲形式， 天盘石顶部有四处长方
形青石佛像，这是该桥最大的看点，是
上海“庙桥文化”的重要体现，显示了
上海古桥的独特价值。

此外， 江南古桥， 同粉墙黛瓦一
道，出现在文人骚客的诗画中。大量咏
桥诗文为后人们记叙了当年的生活片
段，展示了古桥的文化魅力。比如昔日
位于青浦的蟠龙古镇有“九龙一凤”十
座桥及“长街一里，店铺千家”的盛况。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更有浴佛节 “游蟠
龙”的描绘，场面十分壮观。 清时金凤
虞有竹枝词云：“四月初交人尚闲，游
踪如海复如山。不知客舫来多少，停遍
龙塘水一湾。 ”

上海古桥所呈现的江南文化之
美，已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景。我们
希望通过修缮和保护古桥， 传承和凝
聚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精神。

（此文结合曹永康专著《上海古桥
保护研究》及采访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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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最大、 最高的五孔石拱桥———朱家角放生桥。

②位于松江区永丰街道的大仓桥， 为五孔石拱桥。

③曹永康参与修缮的第一座古桥———青浦泰安桥。

④上海现存最古老的桥梁———松江望仙桥。

茛迎祥桥为梁架式五孔石桥，位

于青浦区金泽镇南首，始建于元代，近

似现代的公路桥。

在上海
修古桥用新技术“修旧如旧”，引新流量“活在当下”

本报记者 吴金娇

上海现存古桥约610余处，其中459座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见证城市“因水兴港、因商兴市”发展历史，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根脉

古桥不仅是工匠
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
“活”的历史遗产

稳重的桥和流动的水， 一刚一柔折叠出
江南文化。上海境内水域面积 697 平方公里，

相当于全市总面积的 11%。 桥梁成为跨越塘
浦、沟通河道两岸的主要交通方式。曹永康这
些年来的调查研究表明， 上海古桥数量在明
清时期达到巅峰，曾经出现“一里一桥”甚至
“百步一桥”的壮观景象。明中叶后，上海地区
有桥名的桥梁数量曾高达 5000 座。

无论是青龙镇、 青龙港从繁荣到衰落的
历程， 还是松江府的兴起、 黄浦水系的成熟
等，可以说，上海地区的古桥建设见证了上海
“因水兴港、因商兴市”的发展历史。

不过，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很多古
桥已无踪影。“在今天的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领
域，对古桥的保护鲜有人发声，相关研究门庭
冷落。 ”在曹永康看来，研究上海地区现存的
古桥， 对于江南古桥文化的传承和江南水乡
整体风貌的保存具有重要意义。

谈起上海古桥， 曹永康如数家珍： 有文
字记载的第一座桥梁叫山门桥， 位于嘉定，

始建于三国时期， 现已不存； 现存上海地区
最古老的桥梁———松江望仙桥， 则建于南宋
绍兴年间。

据考证， 上海古桥主要有梁桥和拱桥两
大类，不仅延续了吴越桥梁的建造特征，具有
独特的地方性， 还有精湛的建造工艺以及较
高的工程技术水平。例如，上海最古老的石拱
桥普济桥，被桥梁专家称为“连续简支桥梁鼻
祖”的迎祥桥，以及江南地区最大的五孔薄墩
联拱石桥———朱家角放生桥， 都典型地呈现
了江南地区劳动人民和匠人的智慧。

“从一座座上海古桥中，我们得以追溯包
括庙桥文化、商贸文化、‘走三桥’等吴越民俗
文化，从桥名、桥联和桥碑中品味古桥文学艺
术。 ”在曹永康心里，古桥不仅是工匠精神的
最好诠释，更是带有温度、活着的历史遗产。

“现有的古桥要保
护好，数量不能再减
少了！”

其实，从研究古建筑到转行研究古桥，最
初曹永康也是“半道出家”。 2003 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 曹永康承担了青浦泰安桥的修缮
方案设计。 此后， 在不断的实地走访和调研
中， 一幅关于上海古桥的地图逐渐在他的脑
中铺开。

曹永康发现 ，上海的古桥中 ，约 25%所
处环境相对较好， 多位于古镇、 公园或学校
中，不仅景色优美，也有较浓厚的历史文化氛
围。例如青浦的朱家角镇、金泽镇、练塘镇，浦
东新区的新场镇等，特别是金泽古镇，宋、元、

明、清四代古桥姿态各异，素有“江南第一桥
乡”之称。 但是，大部分古桥的现存环境相对
较差，或与周围环境、建筑风格不一，难以保
持整体风貌；或相对荒废、杂草丛生……

那么， 这些景区之外的荒废古桥又当何
去何从？

“现有的古桥要保护好，数量不能再减少
了！”总结多年修缮经验，曹永康认为，古桥保
护必须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修旧如旧，保护它
的历史感，尤其要避免“大拆大建”。 比如，古
桥尽量不要进行迁移保护，因为离开了“出生
地”，文脉就会断裂，古桥就失去了鲜活的生
命力；要注意保护现有古桥的周边环境，尤其
要保留河道，不能让其变成“孤岛”。 此外，研
究人员要抓紧对现有古桥进行详细摸底、勘
察，这是进行妥善保护的前提。

“古桥存续现状堪忧，与落后的技术不无
关系。”多年实践中，曹永康发现，具体保护层
面，检测、加固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的专
项研发，明显滞后于其他类型的建筑遗产。

“修旧如旧，不代表现代工艺就不能进入
这个领域。”在他看来，在满足安全性的同时，

要完成对古桥的保护， 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新
技术和新材料。

在曹永康的团队，建筑遗产保护中用到
的激光扫描测量 、红外检测 、应力波断层扫
描、 材料分析等方法被运用到古桥检测上。

同时 ，为减少古桥的残损构件被替换 ，还用
到内置锚杆、碳纤维等新材料。 “这样做最大
的意义, 是让很多残损的石构件能够再用回

去。 ”

为了成体系地开展维护工作 ，2013 年 ，上
海交通大学成立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
心，曹永康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不仅开展了建
筑遗产的病害检测、建筑保护修复技术、数据管
理与分析等科研工作， 还打造了木结构建筑遗
产的“基因库”与“病例库”，致力于建设上海及
长三角地区文物大数据系统。

在全体古建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来，上海
已有 459 座古桥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要修缮好,
更要“活下去”

对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工作者来说， 最难
的还不是技术层面。业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

诸多历史建筑的价值尚未为公众完全熟知，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包括古桥在内的古建筑保护
工作遭遇各种困难。

伴随着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 当古桥
的交通作用逐渐消失 、弱化后 ，其蕴含的历史
价值如何更好显现 ， 为公众所接受———这是
个问题。

“历史建筑不是僵尸，它们必须被更多人看
到、重视，从而更好地‘活’在我们当代的文化之
中。 ”曹永康援引了一句古语，所谓“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在他看来，对历史建筑的修缮，绝不
止于外观修复做“标本化”保护。相反，充分利用
建筑的功能进行合理地开发与使用， 才是让建
筑“活起来”的正确打开方式之一。

“从现实来看，有流量，才能更好地让历史
建筑活下去！ ”曹永康更鼓励 Z 世代大学生们
不仅要着眼于修复，更要通过互联网思维，对历
史建筑进行特色化的业态定位和构想设计，实
现新老对话，让更多同龄人自发走进历史建筑。

“合理的使用可以延长历史建筑的生命周
期。 ”曹永康直言，修缮保护历史建筑不等于把
它当做一种博物馆展品“供起来”，通过引入与
其原本气质相符合的新业态， 可以增加历史建
筑的使用功能。

今年暑期，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拯救传
统村落”工作营中，就有大学生在调研山西省高
平市良户村的历史建筑时， 提出基于当地的面
塑文化和多神崇拜制作面塑馒头等产品。 年轻
人还大胆建议打造当地文化 IP，通过直播等方
式向外推介历史文化遗产。

在建筑中设置二维码方便参观者阅读建筑、

VR虚拟参观、 设计相关文创产品……无论是课

堂里还是实践中，来自 Z 世代的奇思妙想，着实
让曹永康眼前一亮。 如今，他正在鼓励学生从乡
村振兴的角度， 进一步研究古桥的现代价值，拯
救传统村落，推动上海古镇的建设和发展。

在抚摸一砖一木中
强化认同，引导更多后
学甘坐“冷板凳”

为何如此注重“流量”和青年？ 因为人才断
档一直是掣肘建筑遗产保护的一大痛点！

“历史建筑修缮保护有两缺：一是缺懂传统
工艺的工匠， 二是缺从事修缮设计的高水平人
才。”曹永康直言，如今在施工现场，与他共事的
很多工匠已超过 60 岁。

“这些年我接触最多的便是浙江温岭的黄
良初先生。” 曹永康介绍， 黄良初出生于石匠
世家 ， 其父年轻时就在上海修古桥 。 子承父
业， 老先生在这行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这位
‘小学生’ 跟着先生一学就是十几年， 完成了
从 ‘无知’ 到 ‘有所知’ 的转变。” 但交谈中，

老师傅也常常表达忧戚， 因为乏人来学， 这门
传统工艺恐怕就要失传了！ 古桥保护不仅 “冷
门”， 而且人才培养周期长、 工作后起薪又不
高， 容易遭遇人才流失。

为引导更多学生甘坐“冷板凳”，激发青年一
代的责任意识，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们总是带着
学生“走出去”、深入保护现场。 哪怕初出茅庐的
大学生只能参与一些基础的测绘工作，但抚摸一
砖一木的过程，同样是看见历史、认识历史的生
动课堂。以谦卑的态度面对历史、品读建筑，学生
们才能从中挖掘更多记忆， 追溯更多文化内涵，

坚定理想信念。

更值得欣喜的是， 近年来 ，

随着 《我在故宫修文物 》等纪录
片的播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
视文物“医生”，对工匠精神的认
同度明显提高。

但社会认同并不是解决人才
断档难题的“万能钥匙”。 谈及古
桥保护， 曹永康反复提及一则建
议： 不妨考虑让具有匠心和精湛
技艺的工匠也成为高校教学和研
究力量的一部分，通过分类评价，

让一部分工匠有机会评职称，给
这些高技能人才更多空间和平
台，让他们的技艺能够传承，培养
源源不断的人才。


